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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前，孙国平作为朝阳本地文物工作的骨干之一，全程参与
柳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如今他虽已退休，但站在田间地头，仍能
精准指明各处发掘点位：“水井在那儿，粮仓在这边，再往北，就是当
年出土‘柳城’铭文瓦片的地方。”

他所说的柳城，是卢龙古道上的核心枢纽，汉代辽西郡西部都尉
治所，也是曹操北征乌桓的终极目标。这座见载于史籍的重镇，很长
一段时间仅留存于文献记载中，确切地理位置一直是史学谜团。

直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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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河古道寻“白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晓领王晓领 文并摄文并摄

白狼山，一
座被《三国志》
《水经注》反复提
及的北方名山，
1800 年前曹操
在此大破乌桓，
斩蹋顿单于，收降
20余万军民。这
座改写历史走向
的山峰，究竟藏
身何处？史书记
载是否可靠？山
与城是否真能一
一对应？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沿
凌河古道，走进
喀左的田野与山
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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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垄下的城垣

从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

向南，跨过敖木伦河大桥，顺凌河古道而下，

约 20 分钟车程，便抵达平房子镇黄道营子

村。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指向一处连片

的玉米田：“这里，就是白狼县故城的北城墙。”

放眼望去，绿浪翻滚，很难想象这片沃野，曾是

西汉至北魏时期辽西的核心重镇——白狼县

故城。

步入田间，汉代绳纹瓦片、菱形纹陶片

俯拾即是。残砖碎瓦历经千年风雨，纹路

依然清晰。侯申光指着田地介绍：“这里是

白狼县故城的东南角。”他结合实地地貌，

梳理出古城的格局与地利。实测数据与考

古记录显示，白狼县故城坐落于大阳山北

麓的大凌河冲积平原，群山环抱、三水交

汇，地势开阔而险要。城南以大阳山、影壁

山为天然隘口，大凌河穿谷而过；东北侧南

哨山口两山对峙、河水横流，自成屏障。一

城控扼大凌河三源要道，北连蒙东草原，南

通中原腹地，正是古代中原连通东北的咽

喉要地。

故城在此，战场亦不远。侯申光望向不

远处苍翠的大阳山：“当年的金戈铁马，就发

生在那一带。”一句话，将大家的思绪拉回

1800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夏天。

改写历史的奇袭

建安十二年（207年），袁绍残余势力勾结

乌桓盘踞塞外，成为中原北疆最大隐患。为

安定北方，曹操决意北征乌桓。

当年辽西多雨，滨海大道泥泞难行，乌桓

军又重兵扼守要冲，曹军一度进退维谷。困

顿之际，无终隐士田畴献上奇计：改走早已荒

废、人迹罕至的卢龙古道，绕道奇袭乌桓腹

地。曹操欣然采纳，佯装退兵迷惑乌桓军，亲

率精锐骑兵穿山越谷、踏险而行，悄无声息地

直插辽西。

大军行至白狼山麓，猝然与乌桓数万主

力遭遇。彼时曹军后续部队未到，兵力远逊

于乌桓军，军中人心浮动。大将张辽力主趁

乌桓军阵形未稳、仓促无备，主动出击、速战

速决。曹操登高远望，见乌桓军阵散乱，当即

决断，将麾旗交予张辽，令其全权指挥。曹军

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举击溃乌桓联军，斩杀单

于蹋顿及诸多部落首领，收降胡汉军民 20 余

万人，终结了乌桓在辽西的统治。

“这场决战打通了中原与东北的往来通

道，为北方大一统格局筑牢根基。”侯申光

说。战事落幕，曹操凯旋，登临碣石，留下千

古名篇《观沧海》。随军文人“遂登白狼山，神

武海外永无北顾患”的记述，更让这座山永载

典籍。

战史与实地互勘

计鹏深耕古白狼山研究近 20 年，他告诉

记者，多部正史与古代地理名著精准记录了

白狼山、白狼城的区位、水系与格局，为“喀左

大阳山即古白狼山、黄道营子古城即古白狼

城”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这也是学界公认

的考据。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白狼水

北经白狼县故城东……石城川水东流，迳石城

县故城南北，迳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经多

年实地踏勘，喀左博物馆原馆长刘新民在《白

狼山与白狼城考》中证实，古籍所载石城川水，

即今流经喀左的渗津河。虽因蒙古语音译流

变，后世典籍写法略有差异，但水系源头、流经

路径完全一致——渗津河发源于今窟窿山（古

石城山），东转后精准流经大阳山西麓，与《水

经注》记载的水文、地望完全重合。

《魏书·地形志》进一步印证白狼山名称

变迁：北魏撤销白狼县建制，将白狼山区域划

归石城县，境内有“白鹿山祠”。刘新民团队

多年实地考古调查，大阳山东南坡悬崖平台

上，发现完整的白鹿山祠遗址，对称钟鼓楼

基、东西配殿房基及千年盘山马道俱在，出土

的魏晋暗纹黑陶片、镂孔高圈足铁釜残块等，

年代与北魏白鹿山祠完全匹配，证实大阳山

汉代名为白狼山、北魏改称为白鹿山的史实。

《三国志》中有关里程的记载，完成了史

料的最后闭环。据侯申光讲述，《三国志·田

畴传》记曹操北征“出卢龙，历平冈（刚），登

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考古团队实地

测算，大阳山至朝阳袁台子柳城遗址，折合汉

魏度量衡为 207 里，与正史高度吻合。同时，

《三国志·武帝纪》《乌桓传》双线记载，白狼山

麓破乌桓、凡城逆战为同一战事。学界据此确

认，大阳山北麓土城子村汉代凡城遗址，正是

此战核心战场之一，且凡城至古平冈（刚）故城

的里程与《水经注》记载对应，精准锚定了古

战场区位。

更坚实的物证

史料之外，考古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

更坚实的物证。

据考古学家冯永谦多年勘察，黄道营子白

狼县故城址于1957年正式发现，历经多次系统

调查，城址平面近方形，实测东西长211米、南北

宽189米，夯土筑城，南北设门，外围护壕规整，

完全符合汉代边塞县城建制。遗址出土遗存极

为丰富：汉代半两、五铢、大泉五十、新莽货布

等货币，以及铜镞、环首铁刀等军备器物，“千

秋万岁”瓦当、“见日之光”铭文铜镜、绳纹砖瓦

等建筑与生活遗存，同时出土北魏黑陶、灰陶

器物，完整覆盖西汉至北魏的使用年代。

遗址周边配套遗存，更进一步印证其边

塞重镇地位。城址西北存有汉代制陶窑场，

周边分布多处汉代墓群与拓跋鲜卑墓群，汉

式陶罐、陶瓮与鲜卑特色灰陶壶共生共存，直

观印证了辽西地区汉胡交融、民族共生的历

史格局。北燕时期，朝廷于此置并州、建德郡

治，《十六国春秋》《读史方舆纪要》等权威史

料均载白狼城为当时辽西军政核心，足见其

千年重镇之地位。

针对白狼山之战的具体作战场景，冯永

谦给出结论：此战为仓促遭遇战，军情紧急，

曹操登高料敌、挥师破阵，所登乃大阳山北麓

视野开阔的白狼堆——可骑马登顶、俯瞰全

域，完全契合战时极速指挥的实战需求。

千年风雨洗尽烽烟，当年金戈铁马的白

狼山，如今化作喀左大阳山的满目苍翠；曾为

辽西咽喉的白狼城，静卧于田垄之下，以残瓦

陶片诉说着汉胡交融、中原一统的往事。从

《三国志》的战史记载，到《水经注》的地理描

摹，再到考古实证的一一落地，凌河古道之

上，白狼山的千年谜题终得破解。这座藏在

辽西群山里的“三国名山”，不仅是曹操定北

疆、安中原的历史坐标，更成为镌刻在东北大

地上民族交融、文明互通的永恒印记。

古道咽喉

要理解柳城的分量，先得读懂卢龙古道。

这条藏于燕山腹地的古道，是汉魏时期

中原通往辽西、衔接草原的生命线。它穿山

越岭，自战国启用，至汉晋年间仍是举足轻重

的兵家要道。而柳城，恰恰卡在这条古道的

出口——西接中原，东通辽西，北连草原，南

望大海。谁握住柳城，谁就扼住了东北亚的

交通命脉。

东汉末年，柳城是乌桓单于蹋顿的大本

营。袁绍残余势力与乌桓合流，盘踞塞外，成

为中原北疆最大隐患。曹操要彻底平定北方，

必须先拔掉柳城。建安十二年（207年）夏，曹

操采纳田畴计策，放弃滨海大道，经由废弃的

卢龙古道千里奔袭，于白狼山击溃乌桓主力，

继而进占柳城，将此地纳入中原政权管辖。

自此，北方边患解除，中原与东北的往来

通道彻底打通。而柳城，作为卢龙古道的中

转站与落脚点，上承战国燕赵边防体系，下启

汉晋辽西治理格局，既是镇守边疆的壁垒，也

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前沿。

三组证据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咽喉之城”只存

在于史书中，具体位置无人知晓。

1979 年夏天，辽宁省博物馆考古队以朝

阳为试点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由郭大

顺、李庆发带队，孙国平作为本地骨干全程参

与。他们来到十二台营子（今柳城街道袁台

子村）启动系统性发掘。

进展并不顺利。数周过去，遗址出土了

大量汉瓦汉陶，却始终没有一件带有“柳城”

字样的直接物证。

“那时候大家都很焦虑。挖出来的东西

都指向汉代，但没有铭文，就不能下定论。”孙

国平回忆。

转机发生在普查后期。朝阳博物馆原副

馆长朱贵在遗址北侧大凌河河床土崖处踏勘

时，偶然捡起一块残破陶瓦，瓦面清晰戳印着

“柳城”二字。字体是西汉小篆向隶书过渡的

书体，笔画方折有力，一眼便知是官府制器。

“朱馆长拿着那块瓦片跑回来，喊了一嗓

子，所有人都围过来了。”孙国平至今记得那

一刻的激动。一块残瓦，一举锁定柳城遗址

的真实身份。

后续勘探中，考古队在遗址西侧又发现

两座马蹄形西汉陶窑。窑内留存大量未烧制

瓦坯与成品陶瓦，不少瓦面印有“柳城”戳

记。更珍贵的是一枚椭圆形陶拍，拍面专门

雕刻“柳城”二字——这是工匠批量印制官瓦

的专用工具。三组证据相互印证，铁证如山：

这里正是汉代为柳城烧制建筑构件的官窑。

三个月的考古发掘，累计勘探 3000 平方

米，清理出足以还原柳城格局的丰富遗存。

军需密码

与一般城邑遗址不同，柳城遗址没有发现

成片民居房址，却清理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三

眼木箍水井、三座大型地下圆形粮仓——这是

典型的驻军配置。

三眼水井采用耐腐松木逐层箍壁，这种

工艺在古籍中称为“敖木”，可有效防止黄土

层井水浑浊。2000多年过去，松木虽已碳化，

但层层叠压的箍木结构依然清晰可辨。

三座粮仓深度均超5米，始建于战国，沿用

至西汉。仓底铺有树皮编织的席子，层层叠压

的碳化粟谷遗存清晰可见。经测算，单座粮仓

可储粮1.5万斤，三座合计4.5万斤，足以支撑

一支千人规模的戍边部队长期驻守。

“这样的粮仓布局，直接证明柳城是汉代

辽西郡西部都尉的驻地。”孙国平说，“这不

是一座普通县城，而是握有兵权的军事指挥

中心。”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秦砖汉瓦。陶釜、陶

罐、陶瓮为数众多，兼顾军旅炊事与粮食存

储；瓮棺葬遗存则提示着，这片土地不仅有驻

军戍边，而且有寻常百姓繁衍生息。

如果说柳城遗址是一部辽西边塞的军事

日志，那么遗址周边的王坟山墓葬区，便是一

部绵延千年的族群互动档案。

这里层层叠压着春秋至三燕时期的墓葬

群。考古人员清理出了春秋东胡青铜短剑

墓、战国汉式礼制墓葬、三燕鲜卑墓葬——时

代跨度极大，文化面貌多元。

战国西汉墓葬严格遵循中原鼎、豆、壶礼

制随葬体系，显示中原礼制已深入辽西；鲜卑

墓葬形制简约、随葬朴素，保留着游牧民族的

传统。两种墓葬形态在同一片山冈上并存千

年，恰是农耕与游牧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融共

生的缩影。

原地保护

如今，孙国平再次站在这片土地上。47

年过去，当年的发掘现场已被连片大棚覆

盖。他指向东北方向：“那边是柳城遗址的最

高点，我们脚下已经接近核心区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绿色铺满视

野。地表之下，战国、西汉文化层层叠压，沉

睡着一座改写历史的古城。

千年古城为何难寻城墙踪迹？孙国平解

释，汉代柳城城垣本就规模较小，初建时仅百

米见方，主要承载官署与百姓居住功能。如

今发掘的区域，实为外围驻军配套区——粮

仓、水井、官窑均服务于戍边军队。而核心城

垣区域，因后世村落建设、土地耕作长期覆

盖，至今尚未系统发掘。

“这是遗憾，也留下期待。”孙国平说。

不同于许多异地迁移保护、商业化开发的

古遗址，柳城遗址始终坚守“原地保护”。朝阳

县博物馆杨征表示，柳城遗址作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内严禁大型土方施工；农田

耕作、大棚搭建须采取浅表层作业，避免扰动

地下文化层，以守护地下千年遗存。

从战国燕昭王时期秦开却胡，设立辽西

郡，柳城始建；两汉时期为辽西郡核心属县、

西部都尉治所；汉魏之际见证曹操平定北方；

三燕时期鲜卑部族在此栖息繁衍；直至东晋

后城址逐渐废弃，军事功能北迁龙城。

柳城沉寂了，但它从未消失。

本文照片由朝阳县委宣传部张书宁摄

一块残瓦定柳城
本报记者 王晓领

记者跟随原朝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孙国平（右一）一起寻找柳城遗址。

“柳城遗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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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狼县故城址现场白狼县故城址现场。。

平冈（刚）


